
掌心 里 的 故事

（散文）柳芩

说来也怪 ，至今我都说不清楚 ，那
天为什么要伸 出 手凑那个热闹 。我从不
信迷信 ，对于烧香拜佛抽签 卜 卦之类 ，
我从来都视之为骗人 。可那天 ，许是 因
文友相聚欢乐气氛所感染 ，许是别人神
乎其神 的介绍 引 起了 我 的好奇 ，许是 因
为他并 非 那 种职业 的 “小神仙”，而
是我们文友 中 的一员 ，甚至根本就是为
开个玩笑凑个趣 ，而把 自 己摊开 的右手
掌，摆放在他的面前 。

他没有看我 ，只是用 目 光认真地扫
瞄着我的手掌 ，久久注视着我的掌心 。
片刻 ，他的头轻轻摆动了 几下 ，便开始
读我的手纹 ，听着 听着 ，我暗暗吃惊了 ，
因为他对我过去 的测算 ，与我的经历竟
大都相仿 ，以致于让我怀疑他认识我 ，
了解有关我的一切 。

不，他并不认识我 。我们分别在两
个相距 甚远的城市 ，如不是这次开会 ，
我们仍然不会相识 ，且我也只是个初涉
文坛的小人物 ，并不引 人注 目 。他不可
能知道这一切。我开始认真听他的 “判
词”了 。

他又开始读我 的未来 ，一语出 口 ，
竟引 我失声笑 了 起来 ，原来的那点信任
顿时也荡然无存了 。

“你一定是个大学生。”听到我的
笑声后 ，他依然很 认真 ，甚至有点执拗 ，
“ 也许你现在还不是 ，但你会是 的 。也
许会在三年 内走进大学校门。”

不知道为什 么 ，那晚 ，在 日 记本上 ，
我记下了他的话 。

当我在他预 测 的 年 龄终 于跨进大
学校 门 的时候 ，我想起过这一幕 ，想起

过他 ，我甚至
找出 了 他 的
名片 ，想挂个
长途 电 话 给
他，告 知他的
话确 实应 验
了。然而 ，那
些学 习 的 日
子实 在 太 忙
了，使这个念 头 都 一 次又一次一 闪 而过
了。直到今天 ，我终于领到那个红 色的毕
业证书时 ，这一幕又 出现在我眼前 。

难道 人真有个神秘而又难 以捉摸 的
命运吗 ？难道手掌上 的那些纷乱 的纹路 中
真能 昭 示人 的 过 去 和 未来吗 ？我绝不相
信，但我却深深地感谢他 。也许 ，就是在
这次我所视为 “游戏”之 中 ，他 的这些话 ，
竟成为 一种提示 ，无形 中 为我矗起 了 一个
目标 ，使我对一种 习 惯认为不可能 的事物
感到一种可能性 ，从而把握机会并为之去
努力 ，去奋斗 ，去争取 ，才把这种可能化
为了现实 。

真想立刻找到他 ，把我想到的这一切
告诉他 ，感谢他用 荒诞不经的方法给了我
巨大 的激励 ，使我获得 了 人生 中 又一次成
功。

也许 ，他不会这样看 ，他也许还认为
这又是一例成功 的预测 ，从而成为有关他
看手相许多神奇传说 中 的一个新故事 。

由他去吧 ，即使如此我仍要感 谢他 ，
他的 话 我不但记在 了 日 记本上 ，而且 已深
深刻在 了 心坎上 ，我仍然会继续去奋斗 ，
去登攀 的 ，因 为在他为我设计 的未来 中 ，
还有更美妙而 尚未实现的 目 标呢 。

拓片者
（ 散文 ）　王 蓬

仅仅晚了一步 ，他便带着那手绝
技和人生秘密离开了人世 。呆立 良久 ，
怅然若失 ，幸亏与老人同村，还知晓
一些片断 。

老人叫 张洪俊 ，祖辈居于褒斜谷
口，以拓片为生 。这 当 然得天独厚 ，
石门开世界公路隧洞之先河 ，历代颂
其兴废的摩崖碑文多 以百计 ，以 “汉
魏十三品”最为珍贵，在海 内外书法
金石界享有盛誉。《辞海 》封面二字
便拓 自 其 中 的“石门颂”，
其价值可见一斑 。

拓字颇讲究 ，一张薄
纸，覆于古碑 ，匀 以墨汁 ，
用木锤裹布锤之 ，用 力必

须均匀 ，轻重极讲分寸 ，否则一锤不慎 ，整张报
废。石门立壁千仞 ，谷 口 冷风飒飒 ，寒暑难避 ，
是份极苦辛 的活计 。

拓好 的字帖 ，或整套或单 页 ，摆 于集市 ，如萝
卜白 菜一样 出 售 。一 张 不过三两 角 钱 ，还 要 有人

识货才行 。漫长岁 月 ，拓片者被称为锤字匠 ，与木
匠泥水 匠 杀 猪 匠 类 同 。不过 ，洪 俊老人 自 幼锤
字，练 出 手绝技 ，经他锤出 的拓片 ，整洁 光润 、
勾撇不缺 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家都喜挂他一幅“衮
雪”或“石虎”于 中堂 。老人 日 子颇滋润过一阵 。

我见洪俊老人时 ，他 已年过半百 ，清瘦身材 ，
留着胡须 。那会 ，他 已 由 褒谷 口 迁居 乡 村 ，成为
一名社 员 ，参加集体劳动。“大锅饭”时候 ，日
子清苦 。有手艺的人偷闲 出 去挣零用钱 。老人手

艺却用不上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凡沾 古皆称 “四 旧 ”
都得清扫 ，幸亏老人出身贫寒 ，没被当 “余孽”，
早年卖剩下的大卷拓片也没搜交 ，藏匿于竹楼 ，
倒解救过老人饥荒 。

石门水库修成 ，摩崖石刻或迁走或被水淹 。
有远方慕 “石 门十三 品”者寻原迹不可得 ，碾转
打问到能拓片的洪俊老人 。其时逢春荒 ，正揭不
开锅 ，于是便将竹楼上大卷拓片 ，包括整套的 “石
门十三品”全部拿出 ，共售得40元 。此事曾在村
中轰传 ，不少人羡慕：“啧啧 ，一堆废纸卖了40

元哩！”

老人原本文化不高 ，在
拓片生涯 中 ，锤字之余 ，也
比划临摹几笔 ，天长 日 久 ，
竟得其要领精髓 ，写出一手

好毛笔字来 。每年腊月 贴春联时 ，求字者络绎不
绝。老人便在院落摆起条案 ，提笔展纸 ，饱蘸浓
墨，挥洒一番 。外村人新春探友访亲 ，但见谁家
门框春联鲜红 、字体纵放劲挺 ，深得汉魏之风者 ，
注定为老人手笔 。

近年 ，老人已近古稀 ，参加了 乡 文化站组织
的“谷雨”书法组 ，曾在 电视中 上过镜头 。不想
却撒手去 了 。如同所有 乡 村老人过世 ，没有 引起
多少喜悲 。只是已经多少懂得文物价值的 乡 亲提
起大卷拓片卖40元的事不胜感叹：“啧啧 ，要放
现时卖多少钱 ，怕十辆八辆拖拉机也不止 ，哎 ，
真是！”无限惋惜 。

值得庆幸的是老人的绝技已传于后人 ，目 下
在古汉台拓片的年轻人便是 。

美在真 诚——读秋乡的散文集《灯下心语 》
崔子美

喜欢秋 乡 的散文 已经
很长时 间 了 ，直到见到她
并熟悉起来之后 ，才懂得
文如其人 四个字 的真正含
意。她质朴善 良 、耿直坦
荡，不会假惺惺 ，也不会
随俗附庸 ，是有个性 的女
性。她做文章从不掩饰 自
己，抒真情说真 话 ，象文
学界评介她那样：“喜怒
哀乐 ，愁怨甘苦 ，每一字
每一 章都是心 的悸动和剖
露，没有半点虚假。”想
是这个原因 ，《灯下心语 》
一出版 ，不长时 间就在书
店里脱销了 。

读她的散文集 ，最大
的感受就是能焕发起心底

积极 向 上 的 力 量 ，优美 的
文笔很清丽很洒脱 。也许
因为她是新 闻 工作 者 ，写
出的文章总是贴着生 活很
紧，记实性的作 品 多 ，社
会意识明 显 ，洋溢着 强烈
的时代感 。往 往给人一种
如看漂 流长江 者 的画 面 ，
既撼动人心 ，又激 昂 奋进 。

“ 陕北记事”四 篇和 “秦
岭散记”五篇 ，就是突 出
的例证 。

“ 陕北记事”里 ，她
以职业 的敏感 ，从生活 中
发掘 出 看似平凡但却崇高
的人和事 ，毫不雕凿地去
颂赞 。记事之一 中 的老刘 ，
因“她 ”采访吃苦而不安 ，

徒步翻 山 时要用 当 年背过
弹药 、伤 员 ，转送过 “边
区群众报 ”的背架背“我”，
背满身城市病 、脱离群众
的党 的记 者 。读到这里 ，
笔下 真切充沛 的感情让人
和作者 一 同 “憋着 的泪终
于滚 滚而下。”作 者寄托
着一种期望 ，那就是党群
关系 应 该紧 密起来 ，我们
党的干部应 该更 多地深入
基层 ，做人民 的公仆 。记
事之三 的老书记 ，带领大
伙治沙取水 ，又独 自 在海
子边盖起庵子 守护 ，为什
么？他在赎罪 ，就因为他
挪用 了 大 队 的 九 毛 七 分
钱，觉得丢 了党 的人 ，时

刻不安 。老书记 的形象 ，
与当 今少数大吃大喝 、捞
取私利的现象是 多 么鲜 明
的反差 。

秋乡 一贯认为 ，文学
作品如果不紧跟时代 ，不
去服 务 于 社 会 就 不 算 文
学。无病 呻吟的 闲适文 章 ，
再讲究艺术手法再锤炼语
言，也是没有读 者 的 ，等
于废纸一张 。

许多女作家写作 ，凭
借女性 的细腻和丰富有感
受力 ，靠灵气和情愫 。秋
乡除了这些 ，就是别有一
双穿透生活 的眼睛 ，去发
现问题 ，分析问题 ，写 出
深刻的 主 题来 。一针见血
的妙 笔 、清 秀流畅的语言 、
新颖 的 角 度和虚实相映的
结构 ，是她 《灯下心语 》
的艺术特色 。

脚下 的 风 景

郭丽 侠
诗人说过 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，而我没

有四方游历的机会 ，又不敢让 自 己相信我就生活
在没有风景的地方 。

人目 的 是物 ，出 神 的 是 心 ，没 有 了 风景无
异于丢失 了 一 份 与 生 俱 来 的 灵 气 。在这烂 熟 的

黄土 地 上 ，我 寻 找 着
生疏 ，寻 找 着 一 片 片
的风 景 。就 这 些 稔 熟
的杨 柳 青 枝 、稔 熟 的
山水 云 霞 ，也 屡 屡 叫
我怦 然心动 。

窗外 隔 河 有 一 幢
小洋 楼 ，想 必 主 人 很
会随 手 装 点 ，他 把 墙
的一 侧 刷 成 淡 粉 色 ，
数十 棵 小 白 杨 护 在 墙
外，绿 树 掩 映 ，犹 如
一卷 舒 开 的 古 典 工 笔
画。我 每每 抬 眼 望 见
总忍 不 住 赞 叹 一 番 ，
心里 生 出 几 许 莫 名 的
亲近感 。

天地 有 情 ，草 木
皆通 。平 常 的 桃 李 杂
木、平常 的 泥土 田 畦 、
平常 的 人 ，疏疏有 致 ，
又怎 能 不 成 一 种 风 景
呢？

窟野 河 的 岸滩 上 ，新房 小 楼 层 层叠叠 ，东
转西 寻 ，忽 见几 间 泥抹小舍 ，不 设 围 墙 ，亦没
有篱笆 自 圈 。房前一段土丘 ，上种蔬菜种种 ，挖
得很均 匀 的 小 水 沟盘 绕 其 间 ，沟 内 细流淙淙 淌
进菜 畦 ；几 朵桃红 ，两树梨花雪 白 ，白 杨像一
群发 育 正 好 的 大 孩 子 ，长 长 的 身 子 、光洁的 表
皮，高 高 地 立 着 ，为这小 舍 田 垄 设一道绿色 的
帏帐 ；两 三 位 老 人手 上 做着 一 点 活 计 闲适地啦
着话 儿 。窥见这 田 园 诗画 般 的 一 角 ，你能抵得
住想走进去的欲望吗 ？

早晨雾浓 ，走出 院子来到墙外。忽见杂石丛
中冒 出野
草簇簇 ，
膨膨 松
松，油
油发亮 。
我盯着它
们呆看 ，
竟以为又
捉住了 一
星风景 ，
一下子柔
情满怀 。
多雾 的
早晨 ，笑
脸却 出 奇
的灿然 。

这就
是我的风
景——脚
下的 风
景。


